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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

“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

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

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

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

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

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

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

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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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全球化。该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对政治、经
济、文化和生态等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着深刻影响。其中，在文化层面，由西方社会主
导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趋势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存续构成了
威胁。因此，树立“文化自信”已经成为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使命，从而维
护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文化的多样性，避免全球尺度范围内
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上的单边主义。从国家层面上看，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是
保证一个国家文化多样性和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
信”，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然而，随着现代化国家治
理体系自上而下地深入，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生存“土壤”——地方的“日常生活空
间”这一微观领域，已经逐步被纳入到全球化和国家治理的范畴之内，并使得日常生活
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同现代化发展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文化的视角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结成的更加复杂的研究框架构成了地理
学新的研究动向[1]。随着跨学科研究视角不断受到重视，在众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领域
中，出现了空间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中的“空间转向”[2]，其中人文地理学从
空间视角对于文化变迁、文化保护与传承等主题的研究尺度逐渐下移，转而从更加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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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生活视角开展地方文化研究[3]，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文化保护过程中积极的本土化
实践，认为本地族群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能够保持文化层面的主体意识，以文化身份为
基点，借助物质景观和宗教仪式等定义我者的文化边界，谋求族群和地方的发展[4]。与传
统的研究不同，微观尺度的研究提出了地方群体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揭示
了日常生活在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创造力[5]，提出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由官方
主导的文化重构实践呈现出明显的脆弱性特征[6]，明确了日常生活在地方建构中的特征和
功能[7]。确立了“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研究视角对拓展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尽管如
此，由全球化和现代国家科层制体系所主导的文化治理，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进程中
仍然且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必然交织于国家治理层面的
保护利用与居民日常生活层面的个体实践之中。

2 研究回顾及问题提出

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对于社会个体或行动者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
实践活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历史性基础[8]，实践是其最为典型的特征。探讨日常生
活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并非意味着对“治理”“结构”“制度”等话题的探讨不
重要，而是强调日常生活本身，尤其是地方民众的生活策略，已经蕴含了认识社会、秩
序、文化变迁的途径[9]。而且，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给定的规则等正
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属性和内在机制[10]，从日常生活理论视角开展文化研究具有自在
的合法性和独特的微观优势。
2.1 日常生活理论视角

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
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许茨、列斐伏尔、德塞图、赫勒等许多理
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和社会科学转向[11]，并对多个学科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形成了有关日常生活的诸多理论分支。

在哲学家的理论视野中，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多带有批判色彩，形成了各自的日常生
活批判理论，如马克思、列斐伏尔、海德格尔、科西克等。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

等人的“异化①”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在社会分工条件下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劳
动活动所产生的异化导致了人本质的异化，进而产生日常生活各领域的异化。之后，西
方学术界出现了极端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令人感
到绝望的“无可反抗”的沉沦异化的世界[1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列斐伏
尔在马克思对日常生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不同于海德格
尔、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等对日常生活的悲观主义立场，列氏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始终抱
着坚强的乐观主义和同情理解的态度，将马克思基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总体性研究视角
改造成为一种个体的日常生活批判视角，指出现代性和现代社会制度对传统的变革和替
代，并不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12]。
2.2 相关研究回顾

人文地理学空间概念在近些年来出现了社会转向[13,14]。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空间性”
的思想推动了人文地理学关于“空间社会性”的探讨，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也进一步下
移至日常生活空间领域，推动了微观空间政治的研究，包括街区非正规空间的生产[15]、
流动摊贩空间政治的规训机制[16]、日常生活视野下的都市空间研究[17]。这在一定程度上

① 异化：是指事物在发展变化中逐步走向对自身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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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边界，使得关注文化研究的人文地理学者逐步将研究视域拓展
至“日常生活世界”，开辟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18]。因此，社会文化地理近年来关注人
的日常实践活动对于地方文化的塑造[19]。从现有研究基础看，关于日常生活情境下文化
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体现出了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主要包括：① 多数研究受哲学和社
会学层面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影响，从列斐伏尔、德塞图等学者的理论出发，研究日常
生活底层居民的反规训战术[20]，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管制问题[21,22]，强调排斥性公共空间
政治内在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23]，认为日常生活与空
间治理间存在“对抗”和“对立”成为部分学者的主要观点；② 另一些研究通过旅游社
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情境化描写以及微观而深入的阐释，发现虽然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
通过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再生等形式表现“对抗”的特点，但并非必然会
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在居民和管理方的日常实践过程中，管理方如果能正确对待
和引导居民日常生活的力量，则会出现“平衡”的发展局面，体现出日常生活在社会文
化变迁过程中的独特创造力[5]；③ 另外一部分学者从行为地理学和时空地理学的视角出
发，研究日常生活空间，包括从性别、阶层、年龄等多个层面，研究群体的日常生活时
空特征，代表了地理学者对日常生活另一个层面的关怀[24-28]。本研究归类于第二部分的研
究，原因在于文章基于探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精英个体如何在政府治理与民
众日常生活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树立文化自信，坚守或者建构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
中主体性地位的研究目的，需要对地方居民日常实践的观察、归纳。从而回应目前有关
地方文化多样性研究以及如何树立文化自信的相关研究中，微观个体如何保持主体性的
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从理论上有助于推动日常生活地理学的微观尺度研究，在实践
上，对于如何推动民众树立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探索价值。

此外，虽然某些研究没有直接涉及日常生活实践的讨论，但明显关注到了日常生活
场域的文化问题，如从世界遗产地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的研究中发现，本地居民对于

“祖产”的认同并不代表对于“遗产”表述的接受，体现了日常生活情境下民众和官方组
织对于“文化”理解的错位，推动着对地方文化认同的改变 [28]。民族区域的地方研究
中，在以民族文化为核心吸引物的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的改变进一步改变了民众的
日常生活，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习俗等方面[29]。
2.3 问题的提出

日常生活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发展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学者一方
面从日常经验的尺度重新思考诸多人文地理学长期关注的话题，另一方面亦从许多被传
统研究忽视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探讨日常生活如何建构或重构个人对城市、空间或地
方的体验[30]。人文地理学对以往日常生活视野下有关地方文化的研究，拓展了人文地理
学有关“地方”的研究视野，对推动研究尺度的下移起到了积极作用，引起对“自上而
下”研究视角的反思。同时，人文地理学关注“人地关系”的研究特点，也推动了日常
生活研究中空间思维的应用，尤其是不同群体的日常实践活动如何影响了空间生产的过
程。但从研究的成果来看，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尺度仍处于中观层面，往往聚焦于特定
空间、特定事件和特定人群的空间实践，对于更为微观尺度的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特别
是对作为个体的居民如何维持其在地方文化传承中的主体性少有关注，导致多数研究成
果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捉襟见肘的现象仍然存在。有鉴于此，选取丽江和大理两地开展实
地调研，聚焦于地方民众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探讨文化精英日常实践与政府文化
治理、民众日常实践之间的纵向关系，以及与现代商业市场之间的横向关系，回答个体
通过怎样的日常生活实践维护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主体性。通过回答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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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既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日常生活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同时关注居民日常
生活的微观政治策略，也有助于优化宏观尺度的文化治理实践，减少文化保护与传承治
理过程中的社会冲突和治理成本等问题。

3 案例简介及研究方法

3.1 案例简介
本文选取云南丽江和大理两个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丽江自古

以来便是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纳西族、彝族、傈僳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与汉族聚居于
此，1994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境内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世界自然遗产
三江并流、世界记忆遗产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三大世界遗产。在旅游发展的推动下，丽
江地方建筑文化、东巴文化与民俗文化在保护与传承中也保持着创新，受到族群内外部
主体的共同认可，被视为国内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示范。大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是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区首府，也是古代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地处云贵高原洱海平原
的大理，拥有13个世居民族，早在1982年就被列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今共有
1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遗产名录。除此之外，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白族建筑巧
妙地利用地形地势，依山而立临水而居，居住环境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白族特色的
千年三月街不仅成为云南最大的民间传统贸易集市，同时也是一次民族文化的盛典。选
择丽江和大理作为研究的案例地，主要依据在于：① 两地都是地方文化特色非常鲜明的
地区，拥有世界级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对两地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② 不同于一些地方因为出现“空心化”问题导致的文化传承问题，丽江和大理
因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参与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体越来越多，能够观察到的文化
现象较多，有利于研究资料的收集。
3.2 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定性研究方法，围绕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一核心问题，通过非参与式
观察法、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和结构式访谈法等收集数据。研究团队自2008
年起十余年间先后多次对丽江旅游文化、民居文化、东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
饮食文化等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研究，详尽地探讨了旅游发展影响下的丽江社会文化变
迁。同时，研究团队于2018年8月11日至8月20日再次前往丽江，针对地方文化保护与
传承这一议题进行专项调研。在田野调查中，调研小组成员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焦
点小组访谈与观察法进行资料收集。借助前期研究所积累的调研资源，重点对部分丽江
地方文化名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运用滚雪球的方法获取其他样本，包括政界、文化
界、商界与学术界等，期间组织了两次焦点小组访谈，在访谈过程中除运用三角互证技
术之外，还辅助使用观察法提升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此外，调研小组还前往丽江古城内
外的多个传统文化传习与展演场所，对民间文化传承群体进行半结构访谈，同时记录地
方文化的传承现状与受众响应情况，完成田野笔记近十万字。此外，研究团队在
2016—2018年间先后4次前往大理辖区内的村镇进行调研，共计80余天。访谈对象包含
居民、游客、政府部门人员、旅游企业员工等相关实践主体。本研究涉及的访谈对象共
22人（部分信息见表1），在本文的研究对象选择上首先遵循其日常生活实践是否以地方
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为主；其次，注重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从而探讨不同个体背后的共
同行为逻辑，从而归纳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框架。研究过程遵循定性研究归纳演绎的分析
逻辑，最终确定以“个体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实践”“个体日常文化实践的政治”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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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论述，从而管窥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如何保护其文化主体性的问题。

4 个体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实践

诚然，日常生活中个体实践的差异性巨大，因此，本文将关注点放在地方文化精英
这一个体类型，研究其在地方文化保护和传承过程中的日常实践。那么，地方精英如何
通过日常生活的微观实践建构自己的“精英”身份，从而成为地方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表1 部分受访人编码及相关信息列表
Tab. 1 Part of interviewee code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list

姓名
（编码）

LJ-M01

LJ-02

LJ-MO3

LJ-M04

LJ-M05

LJ-M06

LJ-M07

LJ-M08

DL-M02

DL-M03

DL-
W01

年龄

60

40+

40+

47

67

40

63

54

43

33

35

职业

花圈店店主

秀红东巴纸坊

自谋职业（东巴
纸坊培训师）

以前做电焊、小
工，现在是手道
丽江负责人

以前是小学校
长，现在天地院
表演

以前在企业工
作，现于象形文
字体验馆工作

古城区政府档
案馆

东巴文化研究院
院长

扎染厂工人

无

NGO工作人员

主要参与的文
化保护类型

东巴纸传承

东巴纸传承

东巴画、东
巴纸、东巴
祭祀

东巴纸

热美磋

东巴文字

东巴文化

东巴文化

扎染

扎染

扎染

参与文化保护的目的
（自述）

东巴纸是纳西族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象
征，市场空间很大，有义务做好传承
人，从原料上进行创新。

我主要是为了传承东巴纸这项技艺，所
以我不用机器。父亲当年宁可饿着肚子
也要做好东巴，我被父亲感动。

从小对东巴文化很感兴趣，喜欢东巴
画。我做东巴纸，一方面是自用，另一
方面是做出好纸进行传承。

父亲是东巴，传承文化

从小耳濡目染，喜欢，但年轻时因工作
原因没有时间传承

喜欢传统文化，13岁开始拜师学习，大
学学人力资源管理，2016年古城打造院
落，返乡

热爱；本职工作

热爱；本职工作

“现在作为一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感到
十分激动，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我想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做更多的尝试，
把白族扎染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我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也是一路走下来，
被形势所逼。我的几个哥哥一开始跟我
一起干，然后相继出现化学染料致癌，
有几个哥哥去世了，都是我亲戚朋友跟
我一起做扎染的，都是我的表哥堂哥之
类的。那我就下决心恢复纯植物染色。”

“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展上被白族扎染的传
统图案触动，选择扎染作为创业项目，
希望能回来将祖辈的文化传承下来。”

居住
区域

丽江市古
城区

丽江市古
城区
/拉市海

丽江

保山 （老
家）

大东乡

丽江

丽江

丽江

大理喜洲
镇周城村

大理喜洲
镇周城村

大理喜洲
镇周城村

文化
身份

省级东巴纸传
承人

无

市级东巴画传
承人

无

区级传承人

无

玉龙县政府授
予“大法师”
学位的东巴

否

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
人

无

无

注：1.本表仅表示了部分受访人；2.被访谈人编码：DL表示大理，LJ表示丽江，M代表男性，W代表女性，数字表示编码
号码；3.表中的文化身份，是指受访人被各级政府部门认定的资格称号，表中该栏中的“无”代表没有受到任何认定；4.资料
来源：研究团队调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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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这一过程体现出日常生活生动的多样性特征。
4.1 个体“合法性”文化身份的“获取”

“合法性”身份是个体日常生活实践中拥有权力的基础与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核心之一就是传承人制度，获得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意味着被正
式纳入国家文化治理的范畴。因此，如何成为“合法”的传承人是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
重要内容。而个体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对自身“合法性”文化身份的获取存在
两种不同的路径，即个体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
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
纵向路径。

一者，基于个体文化实践的自我争取。大理喜洲村民YSW（男）是通过文化保护与
传承的日常实践，“争取”这一身份的代表性人物。2007年6月10日，YSW惜感于越来
越多的白族人不再穿本民族的传统服饰，书写《宣白族服装文化》倡议书，致信大理市
政府，建议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在参加白族重大节日或者出外参加重要会议活动时，一
律统一穿上白族传统服饰，并于2008年身体力行，穿上白族传统服饰到各村各镇号召民
众积极响应倡议。除了积极行动，YSW还坚信媒体的力量，并有着自己的一套实践逻
辑，他认为人要出名才能做成大事，才能获取更多的权力资源。因此，他借助媒体的报
道和参与游客的自媒体宣传等方式进行自我宣传。参与旅游经营实践也进一步增强了
YSW对白族传统文化价值的信心，维护了他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声誉，间接地帮助他获得
了合法性文化身份。YSW自 2015年开始尝试申请洞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 2017
年申请非遗传承人遭遇失败。2018年，大理市相关部门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其情况后主
动要求他填报申请材料，有了官方的支持其此次申报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了很多。努力从

“民间艺人”身份转变为“非遗传承人”身份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体现了YSW文化身
份主动建构过程中丰富的政治策略。

二者，基于地方政府支持的个体融入。与YSW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对个人身份的主动
建构不同，另外一些案例中地方文化精英身份的“获取”则体现了地方政府主动对个体
文化身份进行建构的实践。YHJ是丽江本地纳西族，是丽江传统皮革文化的代表性传承
人，从事皮革工艺30多年，是国家轻工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同时获得“云南省工
艺美术大师”“国际工艺美术大师”等称号。他在丽江博物馆开办了 HJ 皮革手艺培训
班，不断地为自身工艺与作品塑造品牌。皮革工艺本是纳西族的一项传统手艺，通过设
立文化传承人而定点式传播。YHJ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民族手工艺人，但因为政府对其
角色的设定而肩负了一份超越家族的更大使命，即传播与传承民族手工艺的责任。这种
文化身份所构筑起的强烈认同感影响到个体、家庭乃至家族对于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如
今，YHJ的妻子与儿女都已成为皮革工艺的传承者，这种身份设定体现了文化保护与传
承过程中，政府的文化治理实践对个体身份的主动建构。

多数地方文化精英都采取通过个体申报和政府推荐的日常实践建构文化精英的身
份，从而获得文化实践的“合法性”。大理喜洲周城村扎染厂主人DKY认为，非遗传承
人身份帮助其积累了社会资本。依靠传承人的名气他将扎染厂打造成为了周城扎染的平
台与窗口，争取了诸多社会资源，如中国妇女基金旗下的公益项目“妈妈制造”云南艺
术学院的校企合作项目等，获得了政府与NGO的关注与支持。
4.2 个体“合法性”文化身份的“规避”

但同村另一个体案例却表现出不同的行动逻辑，其对于政府机构“认定”的合法身
份采取“躲避”的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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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社区精英对于官方的文化身份存在规避心理，认同感并不强烈。对于周城村的
青白扎染坊（家庭式作坊）主人CYH而言，非遗传承人等文化身份和名号并非不可或
缺。“所谓非遗的话反正就是怎么说呢，他们不干实事，都是政府套路，哪里的都是，包

括村里的也是，更多时候都是他们有好处。2016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非遗有点变味

了，我就不再跟他们掺和，学校我也决心退出，他们那些都是使用的化学染料。你想想

谁会花11年的时间，用在去恢复这个传统的染色手艺上，谁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设计

和针法这些东西，现在都是为市场经济服务。2013年的时候，评一个云南省拔尖农村乡

土人才，已经评出来六个，然后2015年的时候，他们评了我一个大理拔尖人才，我也没

有要”（DL-M03）。可见，在个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中，CYH认为是浪费时间、
精力与金钱，并逐渐对此感到失望，政府扶持与自我传承似乎成为了两种对立的状态，
CYH的日常文化实践体现出对于政府主导的个体文化“身份”建构的“规避”和不认
同。市场压力和政府行为都包含在非遗传承实践的断层逻辑之中。
4.3 个体文化身份的日常生活实践

地方文化精英在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合法性”身份建构体现了个体和政府的
文化实践特征，是“自下而上”的个体日常实践“争取”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文化治
理“认定”的微观政治体现。从对以上案例的编码分析来看，首先，个体文化“身份”
建构的日常实践映射出“自上而下”的文化治理对于身份建构的主导权 （WFB 和
CYH），地方政府在基层非遗保护方面显著融入了其对文化的解读和发展诉求，以基层
实践筛选非遗传承人，改变传统的文化传承路径，如东巴造纸的家传制度转变为传承人
制度；其次，个体文化身份的主动“建构”策略体现了个体在国家文化治理情境下的理
性选择，是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维护个体主体性的主要行动策略；最后，文化精
英通过主动对接国家的文化身份“认定”，从而更好地开展个体日常文化实践，在顺应国
家治理政策的同时，也凸显了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民间性”，达到了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平
衡状态。总之，从个体对于文化身份“建构”和“躲避”的行动策略来看，非遗传承人
的文化身份是保障其日常文化实践的重要策略，即使不认同国家“认定”的文化身份，
也可通过强调自身的“正宗”和“传统”来体现其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体性。

另外，在以往基于日常生活视野的相关研究中，对居民群体日常实践的研究多数都
集中表达了自下而上的“对抗性”和“反抗性”战术。但是，本研究并没有发现以往研
究所强调的“对抗性”和“反抗性”，从以上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来看，只有两种明显的
日常生活实践战术，一种是通过“建构身份”“生活方式选择”等实现与文化治理的统
一；另一种是通过“规避”策略，坚持自身的日常生活实践。因此，具有“对抗性”的
日常生活实践在个体层面并不明显，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
内涵。

5 个体日常文化实践的机制

作为地方居民的个体是地方文化的生产者，其日常文化实践是微观文化政治的现实
样本，除了探究个体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建构之外，通过个体日常文化实践的政治分析
与解读，有助于理解现实问题的发生机制。经过调研与分析，可以发现：个体围绕地方
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日常文化实践主要体现在两种类型的行动策略上，一种是文化实践作
为生活方式，另一种是文化实践作为商业策略，即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
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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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文化实践作为生活方式
将文化实践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生活方式是地方个体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

重要行动策略，这类日常文化实践的经济诉求往往不占主导地位。如大理双廊村的ZKG
老先生（88岁）便是如此。1985年，ZKG退休后回到家乡双廊，发现久别的家乡文化发
展滞后，因此决心改变这种现状。除自己苦练创作外，还通过办学习班、个别辅导、编
印书籍等方式，组织群众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趁着自己还有精力，要多学多写多记，

让后生们也能多有一点东西作参考……在晚年能通过文化传播，对社会作出些许贡献，

我觉得生活过得很充实”（DS-M02）。他带头对双廊文化进行挖掘、记录、编纂和出版，
同时还带着自己的书法作品多次参与抗震救灾及医疗义卖活动，ZKG创造的关于双廊的
文化作品对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而在丽江，位于丽江古城的
雪山书院，是丽江“改土归流”后首任流官知府杨馝和丽江府儒学教授万咸燕于清雍正
三年（1725年）共同创建的，主要的功能在于教书育人，为科举服务，推广汉文化。直
到1905年的停科举、兴学校，其使命才结束，办学历史长达180年。2011年，HGX先生
个人恢复了这一沉寂长达百余年的古院落，其文化复兴作为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目
前，政府正出资恢复雪山书院的旧址，支持其面向社会群体定期举办国学讲座，雪山书
院的文化活动成为本地居民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ZKG、HGX等退休人士积极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外，年轻群体也正主动
参与到相应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如大理蓝续的ZHM于 2012年辞去北京某NGO的工作，
和丈夫回到云南，并于第二年创立了“蓝续绿色文化发展中心”。ZHM是80后，今年35
岁，因读大学时是班上唯一的白族人，而被称为“小白”。蓝续的员工基本都是小白的家
人朋友：丈夫、兄嫂和父母，还有朋友小杰等，核心员工约有12人。小白夫妇最初想要
回云南只是单纯想“改变生活方式”。她在北京生活时经常想，“很多对北京人来说是与
生俱来的东西，自己可能要拼搏很多年才能得到。虽然生活也还过得去，但总感觉缺了
点什么，就想回云南找回自己喜欢的生活。”之后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展上看到设计师使用
了白族扎染的传统图案，深受触动，便选择扎染作为创业项目，希望回归家乡将祖辈的
文化传承下来。目前，蓝续仅开发了面向亲子体验的小众项目，所选的染料均为植物染
料。简而言之，ZHM夫妇的相关文化实践更多地与其追寻所想要的生活方式相关。
5.2 文化实践作为商业策略

上述案例中的个体出于个人兴趣或主体责任感将文化传承的实践作为日常的生活方
式，而更多的案例表明，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地方文化往往被商品化为文化
产品。在市场竞争和对利润的追逐下，个体往往以典型的地方文化作为商业活动的日常
经营策略，进一步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变迁。尽管已有研究围绕文化商品化的原真性话题
展开了激烈讨论，但旅游商业化对濒临失传的传统文化维系起到不可否认的作用。这种
维系作用究竟是正向的文化发展还是负向的文化毁灭尚未有定论，但以往研究从文化入
手解读其表征与实质的变迁常常会陷入文化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冲突之中。因此，尝
试分析文化保护与传承背后的作用力量与逻辑，以日常文化政治视角切入或许能够带来
新的启发。

从实践目的来看，与文化保护与传承相关的日常文化实践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
点，其行动的逻辑也各不相同。对比以往从日常生活视角聚焦于某一群体的研究，个体
的日常文化实践呈现出差异性和丰富性。通过聚焦于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个体的日常
生活实践，发现个体由于年龄、生活经历、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在日常实践的行动
逻辑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另外，虽然存在个体将文化保护与传承作为一种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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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多数仍带有特定的经济理性诉求，体现出个人“生活方式”与“经济诉求”相互
交织的日常文化实践目的。但多数老年人（特别是退休之后返回家乡的老年人）在文化
保护与传承中更有“地方”情怀，他们大多带有对故乡、传统文化保护的热情和地方文
化流逝的危机感，从而主动开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而其他个体虽然也从事着与文
化保护或者文化生产相关的文化实践活动，但往往受到市场规则和经济利益导向的影
响，其日常文化实践常常嵌入了各类商业策略和商业目的，从而影响了文化保护与传承
的路径。

6 结论与讨论

使用者的空间实践指的是以微小的、流动的、非制度化的行为对空间进行创造性的
利用[5]，本研究从个体微观尺度的日常实践出发，验证了德塞图理论中的“战术”分析，
个体往往借助文化传承人等“身份”，将文化实践作为生活方式和商业策略等“战术”，
维护自身在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的主体性，从而实现个人日常文化实践与自上而下的政
府文化治理之间的平衡。通过定性研究方法，聚焦于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个体的日常
实践，研究发现：

（1）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个体获得合法化的“文化身份”是维持其主体
性的重要策略。随着国家文化治理尺度的下移，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步被纳入各级政
府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也使得参与文化保护与实践活动的进入壁垒被无形地抬高。从个
体参与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来看，获得“文化身份”与否，是其在日常生活情境
下开展文化实践活动的“合法性”保障，也是其更好地利用各类社会资源提高文化保护
与传承参与度的重要条件。案例研究发现，个体通过多种途径主动建构自身的“文化身
份”，这成为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生产主体性的重要“战术”，体现了在全球化与地方性
文化交织过程中，个体在保障其文化生产主体性过程中丰富的微观政治策略。

（2）个体获得日常文化实践主体性表现出多样化的行为路径，成为地方文化多样性
的重要原因。地理学对于民族、族群、跨区域“流”和文化的多样性，始终保持某种深
刻的相对主义理解，关注多样性文化之间存在的空间关系[29]。文化精英在获得日常文化
实践的主体性包括至少三种路径，一种是向上融入政府的文化治理体系，以获得文化身
份为主要特征；另一种是通过对地方传统文化的日常坚守，以力争获得地方文化主体身
份的认同行为主要特征；最后一种是以日常文化实践向市场的横向拓展，表现为以商业
支撑自身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特征。这三种路径构成了地方文化精英个体通过日常文化实
践，维护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主体性的解释性框架。在全球化与地方性文化
的相关研究中，传统文化在消融的同时，地方性文化并非消失，反而呈现多样性和“再
地化”的特征。已有研究中已经开展了大量有关此类现象的研究，但对于多样性地方文
化的内在生产机制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通过不同个体的分析发现，由于个体生
活经历、实践目的、个人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其在参与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过程中，
往往遵循着不同的逻辑，最终通过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生产出多样化的地方性文化，尤
其是丽江、大理等地多以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地方发展的战略选择，其地方文化保护与传
承实践的多样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3）从个体日常文化实践来看，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信的培育，要做好“自上而
下”的文化治理和“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之间的协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挥着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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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从本文的研究过程来看，自上而下的文化身份认定需要与个体的文化实践能
力相结合，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文化的多样性生产和文化自信的树立。

最后，保护利用、恢复重构和传承发展乡村文化是乡村建设的根本任务[30]，也是实
现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目标的重要使命。但是，当相应的外部政策和保护措施引起个体
日常生活环境变化时，其日常生活实践也会受到较大影响。然而，个体在应对这一影响
时，其日常生活实践的政治体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策略性。本文从日常生活这一微观尺
度的视角，探讨了个体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的政治，尝试推动人文地理学在研
究地方文化变迁时对于“日常生活”这一微观尺度的关注。另外，不可否认本研究仍存
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分析逻辑、研究内容的完整性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值得后
续的研究进一步跟进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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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thods, human
geography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local" cultural protection from a more microscopic view of
daily life. The daily life geography has thus become a research direction. Adopt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based on the research team's multiple field survey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aily practice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and tries to
explore how the local elites shape and highlight their subjectivity in the intertwined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daily life of residents. Here are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article. First of all, in the practice of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the local
elites' "cultural identity" is reflected by two main vertical paths, which are the connection of the
top-down government governance system or the practice of sinking to the local people's daily
life. Local elites also construct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heritage of local cultural through
commercial practice with a horizontal path combined with market; Second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lite individual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the practice of local
cultural diversity because the local cultural elites have certain group representation; Finally, the
local cultural elites combined locality, culture, spatiality and 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condensa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We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m in various strategies to build
cultural confidence.
Keywords: local culture; local elites;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everyda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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